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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李昱龙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
所副研究馆员）

回忆自己过去十年的考古经历，前半

段一直在学校研究、实习，后半段在一线调

查、发掘和整理。一切都像一个典型的考古

人那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用手铲一点

一点剥去尘土，发现掩埋的过去。

记忆回到 2012 年 4 月，在读硕士的我

接到老师的一通电话，让我和本科大三的

学生们一起去工地实习，顺便帮带队老师

带 带 本 科 生 。让 我 印 象 更 深 刻 的 是 2015
年，当时我在河南郑州樱桃沟老奶奶庙遗

址发掘、整理文物，遗址旁边有条河，传说

为九天玄女的衣襟所化，故名九娘庙河。我

喜欢在傍晚下工的时候，看看夕阳下河边

橘红色的枫叶，会想北京的石经山上，是不

是也有很漂亮的树。

一晃又是一年，2016 年 6 月的广东在

记忆里很热，是那种黏黏的热，不过岭南的

风光还是让人眼前一亮，特别是青塘黄门岩

洞穴遗址外的青山绿水。7月底结束发掘，行

李箱里的夏装还没有收拾，我赶忙换上了冲

锋衣、毛衣、毛裤，登上了去新疆的飞机。8月

的阿尔泰山南麓留下了我的足迹，我们参与

发掘的通天洞遗址，有了重大发现。2017年，

我去发掘登封西施遗址之前，还要完成非常

重要的博士论文。博士论文的压力是巨大

的，我当时心想，继续流汗吧，赶紧把任务完

成，年底还要准备婚礼呢。

2018 年是毕业和工作的一年，也是十

年来唯一没有下过考古工地的一年。我当时

心想，能与爱人有一整年的时间不异地，还

不错。但最后的结果是，她还是要去工地。就

这样，我在银川一个人看贺兰山⋯⋯直到前

年，她也博士毕业了，去了高校，每天下班，她

会做好饭，等我回来。虽然每年仍有一段时

间在野外，但相隔没有那么远，有个叫家的

地方一直在那里等着我，而一次次田野工作

中的那点小思念和琐碎的想法，或许是我这

个考古人为数不多的浪漫时刻。

这十年不仅是我个人在专业上成长的

十年，也是考古学得到巨大发展的十年。十

年前，考古学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科，后

来因为各种文学、影视作品的影响，它逐渐

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但是，随之而来的像“盗

墓”这样的非专业话题，成为大家茶余饭后

激烈讨论的内容。也引起了公众对考古学

的误会。

尤 其 是 从 专 业 角 度 看 ，“ 考 古 就 是 盗

墓”“考古人都会鉴宝”之类的说法，确实很

让人头疼。就像每次一起回家，爱人的二舅

就让我去看他收藏的所谓的“宝贝”。而我

也只能尽量哄家里长辈开心，但心中却明

白，还是应该从专业角度来鉴定文物、研究

学问。虽然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走了一段

弯路，但毕竟对考古文博话题产生了兴趣，

也让更多年轻学子拥有了从事考古专业学

习和研究的热情。

要说从何时起，公众开始理解考古学，

并认识到考古对我们复原历史、探索中华

文明的重要作用，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的

“9 · 28”讲 话 吧 。2020 年 9 月 28 日 ，习 近 平

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：“考古工作是一项重

要文化事业,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

意义的工作。”自此，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、中

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”成为考古人的

努力方向，考古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意

义，也逐渐为大家所知。我们也站在新的历

史阶段的起点，为了新的目标，继续走向田

野，潜心耕耘。

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我的记忆里大

多都是考古工作的场景，但爱人的温暖和

照顾，同样让我成长。这些年一直给我带来

陪伴的，不只是千万年前的历史文物，以及

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，还有那个在生活里

陪伴我一起写故事的人。

考古岁月背后 有那个陪我写故事的人

□ 周晓辉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、“一号哨
位”创办人）

十年前，我在黑龙江的某个山沟里

开启了我的军旅生涯。翻开当年的日记

本，我找到了记忆的锚点。

2012 年 2 月 29 日，星期三，小雪，当

兵第 79 天，当日主题：雪地匍匐。

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一起，在

零下 20 摄氏度的山里，卧倒、匍匐。雪盖

在地上，我们盖在雪上，单手持枪，身体

紧贴地面，安静地向着目标物移动。

军营的两年时光，如同低姿匍匐。不

把身体放低就不懂大地，不经历摔打就

不懂成长，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在校

学生，到军营里的新兵蛋子，再到一名奔

跑在抗洪抢险前线的战士，我知道：低姿

匍匐就是我蓄力的过程，也是最好的成

长时光。

我在日记里完整地记录下了两年的

军旅生活。退役回到学校之后，我把那

些日记整理成了一本书，书名叫 《我还

青春一次远征》。如果把这十年当作一

次远征，那么起点就是迈进军营的那一

刻。然后再从军营出发，回归学校，走向

社会，一路摔打、奔跑、攀登、辗转腾

挪⋯⋯回望过去，我的经历无非回答了

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青春是值得过的？

退役返校的第二年，我注册了一个

名叫“一号哨位”的新媒体账号。“一

号 哨 位 ” 是 我 当 兵 时 第 一 次 站 岗 的 地

方，它是军营的大门哨，连接着军营内

外，寄托着我们共同的军旅情怀。我想

通过“一号哨位”告诉更多的青年，青

春不只有诗和远方，还有家国与边关，告

诉他们军营是个好地方，值得我们为之

奋斗。

这些年，我在继续读书的同时，把大

多数时间都放在了这个账号上。通过这

个平台，我与同事和众多充满军旅情怀

的关注者一道，倾听强军之路上的嘹亮

歌声，看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。我们见证

了歼-20 战机翱翔苍穹，见证了中国三

艘航母下水，一起在强军征途上追光，和

人民军队共成长。

我们也记录下了那些有关青春和命

运的故事，那些因高寒缺氧皴裂的脸颊，

那些念念不忘凝结成冰的牵挂，那些深

潜海底的错乱时差，那些用子弹与棱角

雕刻的风花雪月，那些惊天动地却又不得

不守口如瓶的一线生死较量，那些怀揣着

纠结与不甘的转身离开。

8 年下来，“一号哨位”有了 1000 多万

关 注 者 。最 令 我 欣 喜 的 是 ，很 多 青 年 通 过

“一号哨位”了解军营、了解军人，进而走进

军营、扎根军营。

今年春节前，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网

友，为驻守在海拔 5000 多米的喀喇昆仑的

连队送去了一车特殊的年货——来自全国

各地的特产。半个多月的风雪旅途，我们终

于在大年初四那天把它们送到了边防官兵

手中。当战友们拆开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

年货包裹时，高兴得像一群孩子。年货到的

那天正好是立春，我们的愿望，也是为高原

送去一个“春天”。

如今，距离我初次穿上军装已经过去

整整十年。十年是一个节点，青春的账单需

要好好结算。时间的账本上写得密密麻麻，

关于青春和成长的关键词填满了生活的罅

隙。十年岁月，排山倒海的琐事比掉落的头

发还要多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，我们

曾经低姿匍匐蓄过的力，就是此刻照亮我们

的光；我们从未冷却的赤子之心，输送着我

们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在下一个十年即将开始的时候，回到

那个问题：什么样的青春是值得过的？思来

想去，青春无非是两个动作，这两个词语曾

无 数 次 出 现 在 军 旅 生 涯 和 退 役 后 的 时 光

中，一个是体能动作“引体向上”，一个是战

术动作“低姿匍匐”。

青春本来的属性是向上的，就像沐浴

着阳光生长的幼苗，有一种力量拔着自己

向上生长，可以热烈，可以张扬，可以逆

风飞翔，可以破障奔跑，这是引体向上的

青春。

但有时青春也可以不必那么张扬，不

必总在追求高光时刻，青春可以是潜伏的，

可以是蓄势待发的，可以是韬光养晦的，贴

近大地，丈量大地，做一个匍匐前进的孤勇

者，这是低姿匍匐的青春。

面 临 未 来 的 种 种 不 确 定 性 ， 面 对 那

么 多 未 竟 的 理 想 ， 这 两 种 青 春 都 是 值 得

过的——低姿匍匐，耐心蓄势；引体向上，

向阳而生。成长没有固定的路线图，只有我

们内心的指南针。年少轻狂时的选择和承

诺未必成熟，却是少年必行之事；路上的相

遇未必都可爱，却是成长必过的关隘。面对

世界的不确定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，面对人

生的不确定，我们有一个确定的青春。

□ 慎魁元（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何市镇中
心小学副校长、曾获“全国优秀特岗教师”
荣誉称号）

在大山里，有一个 7 岁的孩子坐在小

板凳上流着眼泪。他看着窗外思念在外打

工 的 爸 妈 ，等 着 上 山 砍 柴 的 爷 爷 回 家 ，也

想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继续上学。18 年后，

当他坐在操场上陪着自己的学生画画，想

起以前的求学之路，感慨万千。

那个孩子就是我，一个大山的孩子。

2013 年 大 学 毕 业 时 ， 我 考 取 了 家 乡 的 特

岗 教 师 。 并 不 是 所 有 人 都 支 持 我 这 个 决

定，甚至有同学听说我在农村教书，每月

只拿 2000 元的工资，还笑称“读那么多

的书都读白读了”。

当 时 ， 我 任 教 的 学 校 建 在 一 个 山 窝

里，是一所“袖珍小学”：学校有五个年

级，3 名教师，120 名学生。其中，有编

制的教师只有一个，而我是唯一的青年教

师 。 校 长 非 常 热 情 ， 特 意 放 鞭 炮 来 欢 迎

我 。 现 在 ， 这 所 学 校 的 孩 子 只 剩 40 多

个，却有 4 位正式教师任教。

第二年 9 月，我被调往同乡镇的何市

知青希望小学担任校长。这是一所村级完

全小学，有 6 个年级 6 个班，教师总共有

6 名，我们一起承担着这里所有的义务教

育教学任务。我负责带六年级毕业班、当

班主任，我心里明白：这是一种困难，也

是一种历练。

我也有迷茫的时候，最困难的时刻，

整所学校只剩下我一个教师。当时我要独

自面对 100 多个学生，那份孤独和无助，

至今仍刻骨铭心。幸运的是，开学前，教

育局给我们派来了 5 位新教师。他们刚入

职没经验，我就带头举办专题知识讲座。

我 们 白 天 教 学 生 ， 晚 上 坐 在 一 起 互 相 学

习，共同进步。我深知，要想成长就要去

经历，于是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——

让每一位教师轮流担任代理校长，学习学

校管理。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开会总结，

有时候几分钟，有时候要两个小时。结果

是令人欣喜的：大家都成长得很快，现在

从这里已经走出 6 位村级小学校长了。我

告 诉 伙 伴 们 ：“ 我 们 都 是 山 脚 下 的 点 灯

人，只有不断努力成长，才能爬上山顶，

照亮更多的人。”

这几年，学校的软件和硬件条件都有

了改善。我们的教师从当初的 6 位增加到

9 位，学校多了一栋三层 12 间教室的教学

楼，塑胶跑道都翻新了，老师们的宿舍、

办公室也安装了空调，还开设了托幼班。

而且我发现，与从前不同，现在的老师们

都是年轻人，甚至还有 00 后，他们为学

校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在学校里，没有条件，我们就自己创

造 条 件 ： 没 有 水 电 工 ， 我 就 自 己 学 “ 手

艺”；没有音乐老师，伙伴们就不停地练

习；蛇皮袋、饮料瓶、板凳是孩子们游戏

的道具；校园里的落叶，被孩子们捡去拼

了图画；角落里的各种昆虫，是孩子们的

观察对象；花坛里的栀子花，是孩子们的

秘密香囊。

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长期留在农

村，有人来当老师时犹豫不决，甚至抛硬

币 决 定 去 留 ， 即 便 当 时 硬 币 “ 留 ” 住 了

他，没几天又走了。也有的老师，到了学

校时坐在大树下哭，说是村里一天只有两

班车，交通不便。不过，现在不一样了，

路修好了，学校条件改善了，以前大家都

骑摩托车，现在都开上轿车了，外地的老

师也愿意留在这里。

转眼，我已经度过了第十个教师节。

十年的时间不短也不长，但是教育的变化

却日新月异。学校以前的砖瓦房不见了，

变成了一栋栋现代化教学楼；从前，孩子

们没有课外书，现在人均几十本；以前，

我们梦想能有一块电子白板，如今都已经

用上触屏教学一体机了；以前，乡村学校

教师拿着每月 2000 元左右的工资，现在

已经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

平了⋯⋯

这些，都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策支

持。持续推进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，让更

多 乡 村 教 师 “ 下 得 去 、 留 得 住 、 教 得

好”；“特岗计划”为中西部乡村学校补充

103 万名教师。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很荣

幸能为这份光荣的事业贡献青春力量。

今年，我的爱人也加入了教师队伍。

她报考的岗位只招录 7 名教师，报名的人

数接近 400 人。这说明，现在教师招考竞

争激烈，门槛越来越高，教师的社会地位

也逐步提高了。作为一名见证乡村教育十

年改变的参与者，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

多发展、更多惊喜。

从大山回到大山 我愿成为照亮灵魂的点灯人

□ 白 蕊（西湖大学博士后，曾获第 22 届
“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”）

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 10 年的自

己，那么我觉得一切都建立在“热爱”的

前 提 下 。 10 年 前 ， 我 还 在 读 大 学 本 科 ，

当时学的就是生物学专业。一开始，我并

不清楚科研是什么，很多人跟我说做科研

很枯燥，要耐得住寂寞，但自己并没有具

体的概念，只是单纯地喜欢这门学科。

生命很神奇。拿人的遗传来说，父母

戴眼镜，孩子就会有一定概率近视。为什

么有的鸟能飞，有的鸟不能飞；为什么树

木春天发芽，树叶秋天变黄，我很想知道

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

大三时，施一公教授到我本科就读的

武汉大学做了一个报告，让我感到热血澎

湃 。 之 前 ， 我 不 觉 得 科 研 是 一 个 美 的 东

西 ， 但 施 老 师 的 讲 座 让 我 感 受 到 生 命 之

美、科研之美。生命科学的美就是一步步

发现生命的本质。科学家的工作每往前推

进一步，就会对生命的本质更了解一步，

攻克一些疾病的进程也会走得更远。科研

工作者创造知识让更多有兴趣的人看到，

为他人所用，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。

我在武大的实验室时接触的研究方向

是 结 构 生 物 学 ， 当 时 实 验 室 的 师 兄 建 议

我，如果你决定要做这个方向，就要去中

国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——施一公教

授实验室。施老师的研究方向包含与人类

重大疾病相关的蛋白结构研究，这也是我

非常想做的方向。

人类的基因就像电影素材库，是片段

式的不连续的。它需要一个剪辑师完成对

基因的重新拼接，而人类遗传信息的“剪

辑师”就是剪接体。我研究的 RNA 剪接

体，就发挥着把不同基因片段重新剪辑和

拼接的功能。在电影里，即便画面相同，

叙事顺序不同也会影响影片呈现效果，基

因其实也是这样的。人类大约有两万个基

因，却对应几十万种蛋白质，就是因为存

在 RNA 剪接这个过程。

这项研究的意义，不仅是生命科学领

域 内 一 个 重 要 的 基 因 表 达 过 程 。 研 究 表

明，35%的遗传疾病与多种癌症的发生，

都与剪接体和剪接异常相关。从分子层面

研 究 剪 接 体 的 工 作 机 理 是 一 个 世 界 性 难

题，我当时刚刚直博一年级，觉得自己是

一个菜鸟，不敢想象也没有勇气去做这样

的课题。施老师则鼓励我，拿出初生牛犊

不怕虎的勇气。后来发现，勇气是我成功

的第一步。很多人一开始没有勇气做，在

第一步就失败了。

我始终觉得，每一次成功背后都不可

能只靠所谓的天赋和运气，努力和坚持是

科研做出成果的决定性因素。我取得的一

些成绩，也是因为自己更专注、更投入，

比别人更努力而已。我觉得自己的幸运之

处，是找到了真正喜欢的领域，并且进入

正反馈的状态。很多人比较遗憾的一点，

是没有想清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，对什么

感兴趣。

我 日 常 并 不 会 区 分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界

限，有时候即使不在实验室，仍会想着课

题怎么解决。当然，在任务紧张的时候，

我也会早上六七点就到实验室，晚上十一

二点甚至凌晨才回去。其实，很多时候碰

到困难，并不是在实验室里想出如何解决

的，而可能是在吃饭的时候、睡觉之前、

走路路上灵光一现，突然找到解决方案。

我从来不会在实验室“摸鱼”，而是努力

保证有效时间。同样的时间，也许别人只

能做 1 个实验，我可以完成 3 个实验。我

用 4 年时间提前完成直博，也归功于这种

高效利用时间的态度。

当然，科研工作会有很多压力，无论

是实验失败的压力，还是与国际同行竞争

的 压 力 。 但 对 我 来 说 ， 压 力 也 是 一 种 动

力，我就想着比别人先做出来，因此努力

鞭策自己。如果真的在某个环节卡壳，也

会选择休息一两天，也许缓一两天，吃吃

喝喝然后好好睡一觉，思路反而豁然开朗

了。有时我也会通过兴趣爱好来解压，比

如观看体育比赛、去游泳等。

过去 10 年，科研的大环境变得越来

越好，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度不断提高，有

些实验设备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人才引

进工作也成效显著。在生命科学领域，一

些方向已经能够做到国际顶尖。拿我自己

的 经 历 来 说 ， 我 一 直 在 国 内 接 受 学 历 教

育，但并没有因为缺乏海外学习的经历而

比 别 人 差 。 对 我 们 90 后 科 研 工 作 者 而

言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手头的工作

做好，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，我不觉得

性别对从事科学研究造成影响。做科研不

应该分男女，我周围很多女性都在自己的

研究领域做出了不错的成果，生命科学领

域 的 女 性 研 究 者 比 例 也 在 明 显 上 升 。 当

然，在社会层面，确实需要为女性提供更

多保障，让她们更自由地实现个人价值，

不管追求的是什么，让她们的权利都能得

到保障。

（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王钟的采访整理）

在无限热爱中感受
生命科学之美

□ 徐梦桃（中共二十大代表、冬奥会冠军）

几 天 前 ， 我 在 翻 看 自 己 以 前 的 照 片

时，不经意间找到了一张 13 年前的 PPT
插页，上面是我当时写下的一段话：“我

会 为 了 我 想 成 为 的 人 而 努 力 奋 斗 ， 尽 自

己 最 大 努 力 去 实 现 ， 同 时 ， 在 实 现 过 程

中 ， 享 受 、 快 乐 着 ！ 并 且 不 断 实 现 自

我 ， 实 现 我 的 人 生 价 值 ， 点 亮 属 于 我 的

那盏灯！”

那 是 2009 年 10 月 9 日 ， 距 离 我 的

第 一 届 冬 奥 会 —— 2010 年 温 哥 华 冬

奥 会 还 有 4 个 月 。 我 在 参 加 队 里 的

“ 再 （首） 次 参 加 冬 奥 会 ， 我 希 望 成 为

一 个 ⋯⋯ 的 人 ” 的 主 题 演 讲 时 ， 发 出

了 上 面 那 段 感 言 。

13 年 的 时 间 ， 眨 眼 就 过 去 了 。 我 从

一名 19 岁初出茅庐的年轻运动员，成长

为中国第一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女子

冬奥会冠军。我实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，

也完成了中国自由式滑雪技巧队在女子项

目上把银牌变金牌的多年夙愿。看着这张

写 满 我 青 春 梦 想 的 PPT 页 面 ， 这 十 多 年

来的奋斗历程又一幕幕浮现眼前——我由

衷地感到，运动员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，

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、国家给予的保

障和支持，以及我们身后整个中国冰雪运

动的发展进步。

今年的北京冬奥会，我非常荣幸地在

家 门 口 、 在 亿 万 国 人 的 关 注 下 夺 得 金

牌 。 在 我 夺 金 的 那 一 刻 ， 我 不 禁 问 了 好

几 遍 ，“ 我 是 第 一 了 吗 ？ 我 是 第 一 了

吗？”因为这一刻，我们等待了太久。当

梦想成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怀疑那一刻

是梦还是真实。

对于我们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

目 来 说 ， 除 了 晓 鹏 哥 （韩 晓 鹏） 在 2006
年都灵冬奥会上夺得的中国第一枚雪上项

目金牌之外，几届冬奥会以来，我们几代

运动员前赴后继，期待再圆金牌梦，却一

次 次 遗 憾 地 与 金 牌 失 之 交 臂 。 自 从 2015
年北京成功申办冬 奥 会 之 后 ， 当 “ 三 亿

人 参 与 冰 雪 ” 逐 渐 从 口 号 变 为 现 实 ， 当

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关 注 冰 雪 、 参 与 冰 雪 、 爱

上冰雪，扮 演 冰 雪 运 动 引 领 角 色 的 竞 技

体 育 也 需 要 夺 得 更 好 的 成绩，去发挥更

大 的 带 动 作 用 。 所 以 ， 我 作 为 中 国 自 由

式 滑 雪 空 中 技 巧 队 的 一 名 运 动 员 ， 深 知

自 己 的 责 任 ， 我 背 负 的 并 不 只 是 个 人 的

奥运梦想。

中国冰雪运动的持续发展，呼唤中国

运动员在冬奥会赛场上展现更为绝佳的风

采，同时，也是中国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的

这个时代，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中国冰雪运

动员去勇敢追梦的可能。

大家也 知 道 ， 我 小 的 时 候 是 练 体 操

的，12 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滑雪。那个

时 候 ， 滑 雪 的 人 很 少 ， 至 于 自 由 式 滑 雪

空 中 技 巧 项 目 ， 可 能 更 是 没 有 多 少 中 国

人 知 道 。 我 很 幸 运 ， 在 国 家 发 展 冰 雪 项

目 、 并 且 雪 上 项 目 的 奥 运 突 破 口 正 是 自

由 式 滑 雪 空 中 技 巧 的 背 景 下 ， 成 为 一 名

中 国 自 由 式 滑 雪 空 中 技 巧 项 目 的 运 动

员 。 我 想 ， 如 果 没 有 国 家 发 展 冰 雪 项 目

的 战 略 规 划 ， 就 没 有 今 天 成 为 冬 奥 会 冠

军的我。

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在北京冬

奥会上终于再次圆梦，我和齐广璞包揽了

女子、男子项目冠军，这是几代人努力奋

斗的结果。我们这次在家门口作战，深知

自己的责任和国人期待，但其实，我在比

赛中是非常释然的，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跳

都没有加快。我那时已经完全沉浸到比赛

中，对自己也是非常有信心。因为我们有

系统的训练，不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

那一刻，当你已经练到了的时候，你不需

要再多做什么。

这一次北京冬奥会的夺冠，可以说是

对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多年蛰伏

的最好回报，也是实至名归。我们中国自

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，有着全世界最刻

苦的运动员、最敬业的教练，我们还有着

国家给予的强大的科研和保障团队，我们

有能力也有信心在奥运赛场上为祖国增光

添彩。

更欣喜的是，我看到了整个中国冰雪

运动的巨大发展，特别是近十年，冰雪运

动 在 中 国 已 经 从 小 众 运 动 变 成 了 热 门 运

动，中国冰雪行业也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

力的朝阳产业。我很欣慰，自己也为中国

冰雪运动的时代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。如

今，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跟着父母一起学

滑雪的时候，我相信，他们中一定会诞生

未来的冬奥会冠军吧。

（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慈鑫 整理）

我们背负的不只是个人奥运梦想

十年青春账单：低姿匍匐 引体向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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